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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穌聖誕」到「基督復活」1 
—論地方基督教節慶變遷中的文化親和與神學詩性 

 

肖雲澤 

浙江工業大學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講師 

 

 

 

一、研究問題與理論視域 
大約從二〇一五年起，一些頗有後現代取向的網民突

然挖掘出一些基督教會慶賀聖誕節的場景，他們對這一「洋

節日」的地方化程度之深感到大為驚奇，集體狂歡和嘲諷

之聲頓時襲來。2二〇一八年甚至還有網文指出，不管是基

督教內部的聖誕節，還是作為世俗社會一部分的聖誕文

化，都發散着濃烈的「中華土味」，已經可以高呼聖誕節

                                                             
 1. 本文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課題編號：20NDQN258YB）、共青團中央「青少

年發展研究」課題（課題編號：19YB079）階段性成果。感謝《道風》學刊匿名評審的鼓
勵和誠摯意見，限於文章篇幅，只能吸納部分意見。另需聲明的是，遵循中國大陸及田野
調查點的文化習慣，將耶穌聖誕日稱為聖誕節，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和人名均為化名。 

 2. 二〇一五年平安夜的一則微博「吐槽」河南某教會耶誕節唱「河南梆子」：「我特麼要
打 110 了，隔壁這個邪教基督堂搞什麼屌事，平安夜你們唱什麼河南梆子？！！還唱一
整天？！！！！」這個微博引發了 155 條評論、679 條轉發、72 個點讚。一年之後的十
二月二十七日，一位知名博主再次發出了這個微博截屏，並配上了具有河南小調韻味的
「段子」，一時間成為網友「集體狂歡」的中心，網友附上了「廣場舞」、「唱京劇」、
「打快板」、「滬劇」等眾多各地本土化耶誕節場景，共計獲得了 3,201 條評論，20,113
條轉發， 2,304 個點讚。還有網站將之編發新聞。參見艾守義，新浪微博
（https://weibo.com/2815460020/ D9USmfqn9?type=comment#_rnd1529421181604，2015
年 12 月 24 日瀏覽）；安若素的星相館，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1088767562/ 
Eo31jylhc?filter=hot&root_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29422813538，2016 年
12 月 27 日瀏覽）；高雪瀅，〈基督教堂唱起河南梆子還真有《河南墜子：讚耶穌》（視
頻）〉，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6_12_30_386894_s.shtml，2017 年
12 月 25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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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的了！3與此相反，文化保守主義群體則越來越鮮明

地認為聖誕節是異於中國的，並將國人對之的熱衷視為中

國文化受西方文化侵蝕的標誌。抗議聖誕節的聲音近年也

越演越烈，呼籲讓出「聖」名改為「耶誕節」的大有人在。 

就文化社會學視角來說，仿若麥高登（Gordon 

Mathews）所謂的「低端全球化」，4這是來自全球的基督

教化入中國「草根」階層的過程當中，5異文化引起文化驚

奇和文化衝突的典型反映。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驚奇和

衝突表明社會輿論已經十分敏銳地捕捉到，在中國的聖誕

節既有「中國」又有異質性的雙重面向。實際上，學界早

前便論及了基督教的雙重面向，羅賓斯（Joel Robbins）在

研究基督教全球化之時指出，基督教可以進入全世界任何

一個文化框架，又可以在不同地方不斷複製自己的核心文

化特性。6也就是說，信仰行動者在皈信基督教之後，即延

續了地方文化傳統，又開創了基督教文化，兩套文化同時

存在於社會之中，甚至在一個群體當中，出現文化並置。7

而在中國地方基督教的研究當中，也有學者指出地方基督

徒的宗教實踐是一種傳統的發明，是延續地方文化脈絡進

行的文化創制，但又是以不斷變動為基本特徵的。8 

為此，我們也需要繼續深入探討其中的問題。首先，

                                                             
 3. 甄苗條、郭美麗，〈中華土味聖誕，有啥好抵制的？〉，鳳凰 weekly 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dzbOTPPFsnyvYfQe-VFW7Q，2018 年 12 月 24 日瀏覽）。 
 4. 麥高登著，楊暘譯，《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2016），頁 19。 
 5. 曹南來，《溫州基督徒與中國草根全球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6. Joel Robbins, “The Globalization of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3 (2004), pp. 119-123. 
 7. Joel Robbins, Becoming Sinn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劉琪，〈文化並置與道德困境—讀 Becoming Sinners〉，載黃劍波、艾菊紅
編，《人類學基督教研究導讀》（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頁 213。 

 8. 黃劍波，〈鄉村基督教的象徵表現與信仰傳統的發明性〉，載《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
評論》42（2015），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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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傳統發明和文化創制定然不是偶然的、刻意的，否則

外來的基督信仰不會延續成為自然化的傳統，也更不會被

外界辨識出來已經是「中國」的了。二則，這種發明、創

制和變動的動力何在，尤其是地方基督教之所以被認為是

基督教，其異於中國文化的特質是如何不斷再生產的，否

則「非基運動」、「宗教滲透」、「文化安全」等反對基

督教的聲音不會循環出現，以致抵制聖誕節的聲音也日益

演化為一項溢出宗教領域的社會行動。興許以文化親和與

神學詩性為基本概念，對於深入剖析中國地方基督教的生

成和變動機理具有一定的助益。 

「親和」（Verwandtschaft）是韋伯（Max Weber）首

倡的學術概念，形容兩種精神文化之間的內在性、自然性

的契合關係。9就社會事實而言，文化親和也是跨文化傳播

的必備要件，但凡成功的跨文化傳播，必然先是從異文化

與本文化在某一個（或一系列）要素的內在性、自然性的

契合開始，行動者才會產生延續地方文化脈絡的傳統發

明，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地方化也是如此。 

神學詩性是本文提出的一個宗教實踐概念，意指信仰

行動者在某種神學規範、神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直覺」

的、「靈活」的，甚至是「不規範」的宗教文化創造，信

仰行動者會藉此進行基督教特質的再生產，其中不乏反抗

文化親和與成為「真正」基督教的想象。10申言之，這是一

                                                             
 9.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頁 17。 
 10. 在希臘語中，「詩」的本意是指創造、製造，維柯（Giambattista Vico）據此在《新科

學》（Scienza Nuova）中稱以想象力為基礎的創造智慧為詩性智慧，這成為人類學家
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社會詩性」的重要來源。赫茲菲爾德所謂的社會
詩性既將本質主義視為一種社會策略，又關注着詩性的、戲劇化的社會行動和話語實
踐，因為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充滿着基於直覺且「不規範」或「不正常」的靈活思路和行
為技藝，另一方面又將自我與更大的範疇相認同，試圖將偶發事實變成永恆和必然。本
文的「神學詩性」受這些論述啟發。參見赫茲菲爾德著，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親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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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將地方「草根」的自我與更大範疇的信仰意義、信仰本

質相認同的宗教實踐，地方基督徒的主體性、能動性和詩

性智慧（poetics of wisdom）由此彰顯。某種程度上說，地

方基督教的生成是文化親和與神學詩性交替作用的結果，

基督教正是通過文化親和實現地方化甚至「中國化」，同

時又在神學詩性的作用下不斷地保持和更張着基督教特

性，這背後潛藏着中國地方基督教生成（becoming）過程

中的變與不變。 

很多研究指出節慶是一個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反映一個共同體總體性特徵的特殊文化形態，事實上被

社會輿論捕捉到的既有「中國」又有「西方」特徵的聖誕

節，提示我們節慶也是觀察地方基督教文化親和與神學詩

性的理想截面。從研究積累上來說，儘管有少數論者已經

注意到在中國的聖誕節，但大多研究僅關注其與世俗社會

的關係，11並沒有作品對地方基督教聖誕節的真實狀態做充

分討論；同時，對於基督教節慶的研究，較多關注聖誕節，

對復活節等其他重要節慶的着墨過少。12這也使得在深度分

析基礎上的基督教節慶過程、節慶變遷所展示的文化親

和、神學詩性等豐富文化內涵始終處於被遮蔽狀態。而在

近年的田野調查中，我們也越來越頻繁地觀察到，各地基

督徒正在反思自己的節慶方式，其突出表現在聖誕節節慶

方式上採取的不同行動，有群體強化聖誕節，有群體改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頁 39-40、198；宋靖野，〈「公共空間」的社會詩
學—茶館與川南的鄉村生活〉，載《社會學研究》2019 年第 3 期，頁 99-121。 

 11. 邵志擇，〈從「外國冬至」到「耶誕節」：耶穌誕辰在近代中國的節日化—以《申報》
為基礎的考察〉，載《學術月刊》2012 年第 12 期，頁 139-148；崇斌、田忠山，〈中
美節日文化的差異與融合—以春節與耶誕節為例〉，載《人民論壇》2016 年第 33 期，
頁 140-141；嚴學勤，《社會轉型下的鄉村文化衝突—對一個西北村莊聖誕節現象的
實證研究》（蘭州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2006）。 

 12. 二〇一七年《天風》雜誌曾有專欄討論中國基督教的復活節，但大多數是意見性的論述。
王俊、張遠來等，〈東南西北論復活》，載《天風》2017 年第 3 期，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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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有群體抵制聖誕節；而在不少沒有復活節節慶傳

統的地方基督教當中，復活節作為一個新的節慶觀念和結

構正在迅速地風靡起來，但其各異的存在形態亦值得玩味。 

這篇文章便試圖以中國地方基督教的典型代表—溫

州基督教由「熱鬧」聖誕節變遷到復活節的興起，來透視

其中的文化親和與神學詩性。不過與大多研究者關注溫州

北部的基督教不同，13我們將目光集中到溫州南部，這是一

片「草根」的鄉民基督徒、老闆基督徒更為集中的地域，14

是採取本土化傳教策略的內地會曾經深耕的地方，15也是一

個傳統民俗極為興盛的文化區域。16為了完成這篇文章的思

考和探討，我們在地方基督教精英的引介下，於二〇一六

年至二〇一八年間以蒼南縣的涵水鎮、平陽縣的城關鎮為

中心開展了田野調查和跟蹤觀察，對城鄉十餘所典型教堂

（教會）的宗教精英、信徒就教會節慶的歷史、儀式過程

和認知感受進行了質性資料收集。 

 

二、過往之鏡：「熱鬧」耶穌聖誕中的文化親和 
近年關乎本土化聖誕節討論最為熱烈的，是一些被網

民廣泛傳播的具有河南小調韻味的聖誕劇目—「加百

列：約瑟公，你坐下，聽俺說說知心話。約瑟公，咱都坐

                                                             
 13. 其代表作有李峰，《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秩—華南 Y 縣 X 鎮基

督教教會組織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曹南來，《建設中國的耶路撒
冷—基督教與城市現代性變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14. 在一些基督教內部人士看來溫州南部亦是基督教的重鎮，尤其是曾同屬舊平陽的蒼南縣
和平陽縣的基督教十分勃興，在浙江省基督教兩會的統計當中二縣佔了溫州基督徒總量
的 25%。陳村富的「老闆基督徒」這一概念正是在溫州南部的教會中首次發現並提出的。
參陳村富，《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個案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5），頁 73-103。 

 15. 值得觀察的是，舊平陽縣也是耶穌教自立會、基督徒聚會處的重要活動地域，並且大多
是從內地會系統中演化出來的。 

 16. 康豹等人的研究曾指出，舊平陽老百姓崇佛尚道，形成了一套與神靈信仰密切相關而別
具一格的傳統民俗文化。徐宏圖、康豹，《平陽縣、蒼南縣傳統民俗文化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5），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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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咱們隨便拉一拉。木匠你成親後，娶的就是瑪利亞。

她沒過門就懷孕，知道你心裏有牽掛……」17我們不得而知

這是真實的節目還是網民自己加工的「段子」，18但就社會

事實而論，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之後以農村為主體、以平信

徒運動為主要方式的中國基督教是帶有濃厚大眾宗教特徵

的，19這也意味着這一類具有地方曲藝特徵的聖誕劇目並不

缺乏生產的基質。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溫州南部的鄉民基

督教，也能發現不少這樣的地方化聖誕場景，並且這些聖

誕劇目、聖誕組織形態似乎是自然地長在地方鄉土的自發

性秩序當中的，從而讓基督徒渾然「不自覺」自己是異於

中國和地方社會的，這一外來的基督教顯然在某些要素、

結構上與地方文化產生了親和。 

 
1. 製造「熱鬧」：「信耶穌的」聖誕節 

有學者指出中國鄉民社會的信仰慣習是神靈本位的，

而不是西式的宗派本位的，所信奉神明的名號是教徒彼此

區隔的重要方式。20在溫州鄉土社會，「信耶穌的」確實是

比基督徒更為通行的信仰指稱，而一旦被喚為「信耶穌

的」，這背後的地方文化親和便會無限地延展開來。我們

的研究首先試圖挖掘八〇、九〇年代溫州南部聖誕節的初

始形態，蒼南縣的恩光教會提供給我們眾多場景，21而與中

國大多數神靈的誕辰節慶邏輯一致，耶穌聖誕自然是「信

                                                             
 17. 安若素的星相館，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1088767562/ Eo31jylhc?filter=hot&root_ 

comment_id=0&type=comment#_rnd1529422813538，2016 年 12 月 27 瀏覽）。 
 18. 段子是一段故事或笑話的簡稱，大陸互聯網的獨特現象，多為杜撰。 
 19.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 134-144。 
 20. 張春泥、盧雲峰，〈如何在社會調查中更好地測量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載《社會》

2018 年第 5 期，頁 126。 
 21. 恩光教會為一家創立於一九四九年的鄉村教會，自立會背景，其福音傳統源於內地會，

後轉向自立會，現有信徒約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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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最為重要的節日，並製造出了很有地方文化親和

性的「熱鬧」聖誕節。 

「歡樂聖誕佳音大家來歌唱，耶路撒冷歡呼彌賽亞為

王……這首歌平時不太唱，每當西樂隊吹起這首歌就知道

聖誕節來了。鬧熱兮！」22關於聖誕節，王弟兄率先想起的

是銅管樂隊的《歡樂聖誕佳音》。對於當時的鄉村來說，

除了政府部門之外，最為頻繁使用銅管樂的大概就是基督

教會。平安夜時日和聖誕節當天，樂手們就羅列在聖台前，

幾曲奏罷，聖誕儀式和演出活動才會正式開始，這構成了

熱鬧聖誕節的第一幅場景。 

教堂的聖誕裝飾和人手一份的聖誕果是很多人談及聖

誕節的另一幅重要場景。八〇、九〇年代的溫州鄉村教堂

都還十分簡陋，但在臨近聖誕節之際，信徒們就會將教堂

裏裏外外進行大掃除，讓聖殿煥然一新。這時講台後面的

紅色幕布和教堂門臉新紮的紙花門上，會貼上「耶穌聖

誕」、「普天同慶」，以及一副副講述耶穌誕生的新聯，

天花板、柱子和窗戶上也會張燈結綵。有些教會還會砍來

「聖誕樹」—那些村落裏隨處可見的塔松或柏樹，被放

置在聖台兩側，並掛上一些澄黃的橘子，有時還掛上彩燈。 

「聖誕節前幾天，媽媽就會去教堂串聖誕果，裏面有

紅棗、花生、金桔、橘子、山裏紅（山楂），到聖誕節的

時候，這些聖誕果都會掛在講台上的竹竿上面，一整排，

很好看……演出結束之後，我們就趕緊跑到樓下，去領聖

誕果，信耶穌的小孩都會把果子掛在肩膀上。」23王弟兄對

於穿成串子、懸掛在聖台上的聖誕果記憶尤其深刻。其實

果饌、供果也是傳統宗教的重要節慶符號，但基督徒對於

                                                             
 22. 甌語「鬧熱」即為熱鬧之意。王弟兄訪談記錄（2016 年 12 月 11 日）。 
 23. 王弟兄訪談記錄（2016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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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懸掛聖誕果有自己的詮釋，一些老信徒認為這是「結

果子」、「結成串果子」的傳福音寓意，一些信徒則認為

這些果子吃後讓人「有平安」。可以說，在耶穌聖誕場景

的製造上，作為久在鄉土秩序中的基督徒，他們不自然地

調動了傳統宗教文化符號，並有意識地對之進行基督教化

的詮釋。 

 
2. 聖誕劇目和「教會圈」展演 

對於基督新教來說，講道往往是聚會的核心，但是在

聖誕節慶當中聖誕劇目卻會「喧賓奪主」。八〇至九〇年

代的鄉村文藝活動還很匱乏，「熱鬧」聖誕節能夠被製造

出來的重要原因是教堂有演出活動，素常不參加禮拜的「節

禮日基督徒」和看熱鬧的鄉民都來了。 

不過從三句半、快板、相聲、小品、雙簧、扇子舞、

筷子舞等耳熟能詳的節目清單就可以發現，恩光教會把八

〇至九〇年代的聖誕節目全然是中國化的曲藝形式，只是

填充了一些基督教內容而已。孫傳道是一位鄉村醫生和文

藝能人，當年組織了很多聖誕節目的排演，他當年有好幾

本聖誕節目的手抄「劇本」，那些由無名氏創作的聖誕節

目，常年在臨近教會的聖誕節中上演，不過每年都會吊足

信徒期待，引發觀眾笑聲。大概正是這些至今仍在流傳的

中西交流「活化石」成了網民眼中的笑料。 

耶穌降生、浪子回頭、大衛王等「聖劇」往往是整場

聖誕演出的高潮，演出組會對聖經故事進行一些地方化、

生活化的改造。饒有趣味的是這類節目的道具往往是床

單—用那個年代盛行的各色「國民床單」作為演員的服

飾，並且也能夠用來模擬出城牆、客店等場景。一位後來

搬到涵水鎮去的受訪人回憶道：「有一年聖誕表演諾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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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拉了一條很長的被單說是方舟，現在想想很好笑，但

是演得真好。」24一定程度上說聖誕劇就像一場「床單秀」，

而床單在聖誕劇中的大範圍運用，一方面可能是囿於物資

匱乏，只能用生活質料作為道具；但更為根本的是中國戲

劇的虛擬化思維所致，因為不管在京劇、越劇等大劇種還

是一些地方劇種當中，使用布料、佈景虛擬場景是一個重

要的戲曲展現方式。鄉村文藝自然也是如此。 

很多研究指出中國地方社會的大眾宗教是依照「祭祀

圈」或「信仰圈」展開組織和交往的，我們在另一篇文章

曾提到過一些地方基督教建構了與此類似的「教會圈」。25

每年聖誕節，恩光教會與兄弟教會間展開的聖誕劇目展演

就是「教會圈」交往的縮影—有時有福音淵源的教會互

相交換聖誕節目，有時所有教會選送精品節目到中心堂點

演出。 

「有一年放在儀山一堂，教會開了滿滿一船去，有演

員，有信徒，不過只跳了一個開場舞，就叫我上去禱告，

說立刻結束。因為人太多了，教堂二樓的地板都快陷下去

了，叫信徒們下樓，他們不願意，怕出事故，只能把演出

取消了。」26在這些「教會圈」的聖誕展演當中，信徒可以

繼續品味熱鬧餘韻，但孫傳道對其中一年熱鬧過度的情景

有深刻印象。恩光教會的兄弟教會是西莊教會，這個老教

會有不少文藝能人和有豐富演講技巧的鄉村傳道人。正是

在一九九七年的聖誕節交流展演中，西莊教會給他們「請」

來了聖誕老人，主持人拿着大哥大給聖誕老人「打電話」，

                                                             
 24. 張弟兄訪談記錄（2016 年 12 月 12 日）。 
 25. 肖雲澤，〈信仰方式與土地規則—以 A 省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中的基督教為例〉，載

《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評論》46（2017），頁 387；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
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載張炎憲主編，《第三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論
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頁 95-125。 

 26. 孫傳道訪談記錄（2016 年 12 月 11 日）。 



肖雲澤 

 178 

成功地喚來了聖誕老人，王弟兄第一次親眼見到聖誕老

人，搶到了聖誕老人拋出來的糖果，聽到聖誕老人說起了

溫州話，驚奇異常。 

 

3. 擬制家宴：共食制與守歲「聖誕酒」 

不少學者指出家戶制度是構成中國鄉土社會秩序的本

源型傳統。27這深深影響了鄉土社會的自組織形態，一些民

間結社壯大的內在機制就是把家戶制度擬制到其內部組織

和運行之中。28溫州南部的地方基督教也是如此，這個以弟

兄姊妹互稱的宗教似乎與鄉土家戶制度有天然的親和性，

這群「信耶穌的」往往會擬製成一個靈性大家庭，並通過

各樣的制度來維繫，他們貫穿全年的共食制便是其中之

一。直到今日，恩光教會仍保持着禮拜日共用午餐的習慣，

周周桌餐，周周如此。而每個禮拜日的飯食安排在新年伊

始便確定好了，這被稱之為「值飯」（有些地方稱為「飯

頭」）—幾個家戶聯合籌資負責某一禮拜日的飯食，信

徒們則只需隨身帶一小袋米倒入米桶便可舉家在教堂用餐

（也可以奉獻）。 

但聖誕節飯食是無需值飯的，因為平安夜演出結束之

後，教會將會組織「聖誕酒」，這是一年共食制的高峰。

相較面對所有人開放的聖誕演出來說，「聖誕酒」是這個

「信耶穌的」共同體的內部活動，只需交上十塊、二十塊

錢便可參與其中，教會會為這個一年中最為「熱鬧」的團

員盛宴備上豐盛的酒菜，素日相好的信徒早早便互相張羅

拼成一桌，觥籌交錯間每桌輪流獻唱讚美詩、表演節目。

                                                             
 27. 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載《中

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8 期，頁 102-123。 
 28. 麻國慶，〈擬制的家與社會結合—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族、行會與秘密結社〉，載《廣

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2 期，頁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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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家宴會一直持續到正子時零點，待紅紅的百子炮聲聲

鳴響，宣告這個靈性大家庭共同的神明耶穌聖誕日已經來

臨之後，才會歡樂收場，頗有傳統節日「團聚守歲」的意

味，以給來年製造一個好兆頭。 

恩光教會八〇至九〇年代的「熱鬧」聖誕節是溫州地

方基督教的縮影。我們很驚奇這些「熱鬧」的佈景、組織

方式從何而來，可沒有人給予一個確切答案。不過有研究

表明，二十世紀初各差會便開始在溫州推廣聖誕活動，以

華人牧者和信徒為主體的勉勵會是其主要推動者。29更令人

訝異的是，當時有傳教資料記載的內地會聖誕會裝飾從一

開始便與我們在恩光教會聖誕節慶中發現的「熱鬧」、「土

味」場景幾無差異。30於此觀之，雖然聖誕的本土化可能受

差會傳教策略的影響，但這只是一個推動力，更為重要的

是耶穌聖誕與中國文化、地方宗教文化親和的結果。因為

不管從官方還是民間來看，慶賀大人物和神明的誕辰活動

本身便是中國文化中的既有節慶結構和文化事實。楊聯陞

的制度史研究指出，誕辰作為一個節慶假日從來沒有退出

過中國歷代的官方假日清單。31而在溫州發達的民間信俗當

中，我們也很容易發現佛誕、觀音誕、娘娘誕、五顯大帝

誕、官庫爺誕、楊府爺誕等各樣的宗教文化實踐，是日「信

                                                             
 29. 畢曉春，《信仰的塑造：溫州基督新教傳教研究（1867-1907）》（南京大學世界史碩

士學位論文，2015），頁 71。 
 30. 「溫郡內地會，數載前，已設有聖誕會，至客歲由詹慶元等，倡議恭賀儀節。堂內懸燈

五十盞，各窗皆結五色彩，間以洋球燈，柱上以萬年青圍繞，飾以果物。講台之旁，作
彩竹圓門三面。竹門之上，以白布作額，以樹葉拼成花樣，中飾恭賀聖誕四金字。講堂
內壁，懸大紅錦帳。講台四圍，安置各種花卉，以棉花編成耶穌降生四字於紅紙橫額燈
上，將改燈高懸堂之右壁。堂內邊柱，皆懸新聯，其聯語如下：聖子降凡塵，天開從今
皆赦日。救星臨世界，人間自此永禧年。—以馬內利，大施恩澤，喝利路呀，同表謝
忱。」（劉廷芳，〈教務：率土臚歡（溫州）〉，載《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83
（1906），頁 3。） 

 31. 楊聯升梳理了歷朝歷代的官方假日，皇帝誕辰、老子誕辰、釋迦誕辰等是其中的重要假
日之一。見楊聯升，《中國制度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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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圈」或「祭祀圈」內的信眾們常常會將廟宇撣新掃除、

張燈結綵一番，科儀經懺、美酒果饌地慶賀神明誕辰；有

些誕辰日還會演變成綿延數日的廟會（會市），成為地方

社會的共同節慶，信眾們簇擁着神明鑼鼓喧天地出巡繞

境、抬閣遊行、演戲唱詞，嗣後又是大宴賓客、客商雲集

的「熱鬧」景象，呈現出獨特的地方「聖誕」特質。 

為此，自耶穌聖誕在溫州落地以來，信仰實踐者與之

是充滿着天然的文化親和性的，以致二十世紀五〇至七〇

年代的聖誕節慶經歷斷裂之後，後續的行動者依然可以自

然地調動地方文化的要素，進行「熱鬧」聖誕的複製和再

生產。尤其像恩光教會這群「信耶穌的」，便會「普天同

慶」共同神明的誕辰，在中國化的曲藝形式和戲劇思維當

中進行聖誕劇目展演，在「教會圈」中一同娛神娛人；在

極具中國節俗，又充滿團聚、守歲、鳴炮等地方節慶要素

的共食「聖誕酒」中守望耶穌誕辰的時刻。這些似乎已經

構成了地方基督教的某種「熱鬧」節慶範式。 

 

三、聖誕節慶的分化：文化親和中的神學詩性 
正如楊慶堃指出中國社會的變遷是一個從不變到巨變

的過程，32隨着改革開放後全球化、城市化所帶來的要素多

樣化和社會身份的變化，在基督徒與各種不同神學思潮的

接觸中，如今溫州南部地方基督教的聖誕節慶方式已經發

生了明顯分化，在他們與地方文化繼續親和之餘，又多了

許多充滿神學詩性的靈活的、非規範的節慶實踐。首先有

很多教會試圖把聖誕節過得更「熱鬧」，但他們的「熱鬧」

當中多了一些「洋氣」，是一種強化了的「洋熱鬧」；新

世代的基督徒則對聖誕節進行了一些改良，似乎能夠找到

                                                             
 32. 劉創楚、楊慶堃，《中國社會：從不變到巨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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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共神學」的影子；而一些自認為是「真基督徒」

的開始鮮明地抵制聖誕節，這裏面典型的有基督徒聚會處

以及認同改革宗的群體。 

 
1. 強化聖誕：「信耶穌的」的「洋熱鬧」 

二〇〇〇年以前，涵水鎮的永安堂一直是蒼南基督教

的標杆，因為這個充斥着「洗腳上田」的老闆基督徒的教

堂以富庶著稱。但從鄉民到老闆的身份變遷中，可能最大

的變化是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的變更，他們所屬的社會網

絡和心智模式並沒有太大改變。故此，永安堂往往會「糜

以重費」，把耶穌聖誕置辦得比過去更「熱鬧」，以彰顯

上帝給他們的恩典。只是九〇年代中期之後另一種熱鬧要

素，「洋熱鬧」開始被他們添加到聖誕節慶當中。 

當恩光教會的王弟兄一九九七年才第一次看到聖誕老

人，永安堂的基督徒對聖誕老人早已不覺得新鮮，孩子們

已經很習慣在《鈴兒響叮噹》的音樂聲中哄搶聖誕老人拋

撒出來的糖果；當別的唱詩班還不知道何謂合唱的時候，

永安堂的唱詩班已經用複調美聲唱法唱起聖誕頌歌；當別

的教會還在敲敲打打過聖誕的時候，永安堂已經讓聖誕劇

目的演員穿上了中東服裝、讓孩童插上天使的翅膀，力求

最為寫實的舞台效果；當別的教會依然在置辦平安夜共食

制「聖誕酒」的時候，永安堂已經在聖誕節的中午用上了

分食制的快餐，向所有人免費發放。 

而隨着至恩堂、三一堂從永安堂裏分立出來，這種「洋

熱鬧」也被三所教堂所繼承，但在聖誕節慶方面他們也開

始互相競爭起來。永安堂在很多年間都會在聖誕節中午公

佈教會聖誕節期的奉獻款項，其數額之巨往往以位列蒼平

二縣眾教會第一名自居。至恩堂雖然無法與永安堂比拼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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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奉獻款，但作為縣裏輻射範圍和佔地面積最大的教堂，

他們可以說自己參加聖誕聚會的人數是最多的，二〇一六

年的聖誕節教會負責人統計有五千多人參加平安夜聚會，

當天發放了六千五百份快餐，散會時的人流持續了十幾分

鐘還未能散完。三一堂則努力將聖誕音樂劇等新穎的節

目、高清電子彩屏等最新技術與自己最新的會堂結合起

來，自己的聖誕節一定要「洋氣」得光彩奪目。 

儘管「洋熱鬧」已經深入三所教堂的聖誕節慶，但是

這種「洋熱鬧」是迭加在本土聖誕節「熱鬧」邏輯之上的，

事實上在他們也始終沒有放棄本土的「熱鬧」要素。因為

在他們的聖誕晚會節目清單中，三句半、快板、相聲、扇

子舞等傳統曲藝歌舞依然是保留曲目，近年來一些許久不

見，或曾經被剔除的本土「熱鬧」要素又重新出現並得到

了強化。二〇一四至二〇一五年的聖誕節，永安堂都會在

轄區範圍內組織聖誕巡遊（繞境），「聖誕老人」逢人就

派發聖誕卡，又是一副「西樂」喧天、花車成行的場面。

從二〇一七年的聖誕節開始，至恩堂的聖誕表演團隊下村

開展露天演出，如八〇年代一般將聖誕演出送下鄉。如今

「聖誕酒」又回到了三個教堂的聖誕節慶當中，只是他們

不再僅僅面向本教會，也會邀請附近社區及親朋好友赴

宴，單單三一堂二〇一七年的聖誕節就置辦了二百多桌。

有意思的是，他們還給這個「聖誕酒」起了個洋氣而溫暖

的名字—「聖誕愛筵」。 

 

2. 改良聖誕：新世代的「不安良心」 

儘管涵水鎮的基督徒依然習慣聖誕節的「熱鬧」，但

是隨着與外界、普世教會的互動越來越多，尤其是經歷過

城市生活、經受過大學教育的新世代基督徒逐漸回流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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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鎮，越來越多的人反思起他們固有的聖誕節慶方式。 

永安堂的神職人員鄭傳道，旗幟鮮明地反對「熱鬧」

聖誕節，甚至在講道時也毫不避諱：「教會在聖誕節花了

太多錢，搭個台好幾萬，排幾個節目好幾個月，聖誕節熱

熱鬧鬧，過了之後甚麼都沒有留下，一點意義都沒有。」33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溫州城區有一些教會以公益慈善活動

取代聖誕節慶典，國內也不乏城市教會在聖誕節當天組織

信徒去獻血、幫扶孤寡老人，他認為這些才是基督徒在聖

誕節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也有人開始對聖誕節的被抵制、被邊緣化有所省思：

「這幾年經常在網上看到，某某學校發短信禁止學生到教

會過聖誕節，有人舉着牌子反對中國人過聖誕節。聖經上

說末了的時代抵擋福音的人越來越多了。但福音為甚麼越

來越難傳，我們傳福音的方式是不是需要改變，我們教會

真的有為社會做些甚麼嗎？」34在一些年輕的基督徒看來，

聖誕節被抵制的主要原因還是應該從教會內部尋找，從自

身的社會角色上去尋找，他們的「不安良心」被攪動了。35 

從公共角度進行文化反思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

來全球思想界的共同主題，36越來越多的觀察家發現宗教也

成為其中的思考者和行動者，37公共神學不僅成為神學學者

的研究問題，38也攪動着以基要主義者為主體的基督教會的

                                                             
 33. 鄭傳道訪談（2016 年 12 月 12 日）。 
 34. 錢姊妹訪談（2017 年 12 月 25 日）。 
 35. 亨利（Carl F. H. Henry）著，陸迦譯，《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上海：上海三聯

書店，2018）。 
 36. 佐佐木毅、金昌泰編，卞崇道等譯，《21 世紀公共哲學的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頁 1-2。 
 37. 張慶熊、林子淳編，《哈貝馬斯的宗教觀及其反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José Casanova,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38. 謝品然、曾慶豹合編，《上帝與公共生活：神學的全球公共視域》（香港：研道社，2009）；
海恩斯沃恩（Deirdre King Hainsworth）、佩斯（Scott Paeth）合編，謝品然、謝志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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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良心」，近年大陸基督教界的公益慈善、慈惠事工

明顯增多了。這些涵水地方社會中的新世代基督徒，某種

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種具有公共神學色彩的聲音和實踐：基

督徒應當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發揮社會功能。至恩堂的新

世代基督徒便率先這麼做了，只是他們是以「福音預工」

的名義進行的。 

至恩堂的青橄欖團契主要由八〇、九〇後大學生組

成，近三年來他們一直嘗試過一個改良的聖誕節，發動了

聖誕節「送溫暖」活動。每年聖誕，他們都會擬定一個主

題，二〇一六年是「好撒瑪利亞人」，二〇一七年是「為

他人點亮一盞燈」，繼而由團契出資，發動團契中的所有

基督徒，從聖誕節清晨六點開始便從教堂出發給鎮上的環

衛工人、外來務工人員、流浪人士「送溫暖」—給他們

送去一整袋的保暖用品、清潔用品以及一個蘋果。「我們

送的東西很實用，他們很歡迎。這幾年平安果也很流行，

我們送他們一個蘋果，也相當於給他們送一份平安。弟兄

姊妹會和他們有些簡單交流，談談聖誕節的真實意義，分

享福音。大家感到很新鮮，也很有得着，比單純在教會裏

過聖誕節要好多了。」39 

這一頗為不同的聖誕慈善活動不僅得到了青年基督徒

的支援，也吸引了教會中另外一些感興趣的人，在青橄欖

團契的統計中，二〇一六年他們送出了近三百份「溫暖」，

二〇一七則送出了近八百份。為此，一直主張聖誕節應該

大張旗鼓地「熱鬧」的至恩堂負責人也在微信朋友圈中記

了一筆：「至恩堂聖誕節送溫暖活動，環衛工人和外來打

工一族，共用耶穌降生來的恩典和溫暖；聖誕節不是娛樂

                                                                                                                     
譯，《全球社會的公共神學：向馬克斯．斯塔克豪思致敬》（香港：研道社，2012）。 

 39. 黃姊妹訪談（201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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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和節日，天國君王從降生開始就不受歡迎，這是神特

別的愛，給特別的你！次日應當傳福音救靈魂。」二〇一

八年的聖誕節，這項事工被繼續擴大了，涵水鎮三所教堂

的八〇、九〇後團契聯合開展了「送溫暖」活動，大概是

這項以「福音預工」名義進行的活動巧妙靈活地將傳福音

與公益慈善結合到一起，從而獲得了教會管理層的認可。 

 

3. 抵制聖誕：「真基督徒」的復原主義、歸正主義神學 

前文指出，近年有不少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作為西方文

化標誌的聖誕節擠佔中國節日空間表達出強烈不滿，每逢

聖誕節，呼籲抵制的社會輿情和社會行動便會集中爆發一

次。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基督教內部對於聖誕節也是有頗

多不同的觀點，甚至有群體對聖誕節持有抵制態度。正如

至恩堂的負責人隱約指出的，不論是按照歷史考據，還是

聖經記載，十二月二十五日並非耶穌真正的生辰，這也使

得自基督教誕生以來，聖誕節的宗教性、合法性一直是存

有爭議的。在中國基督教當中也是如此，一些持復原主義、

基要主義神學立場，自覺是「真基督徒」的，對聖誕節便

持有鮮明的抵制態度。其典型代表是基督徒聚會處的創始

人倪柝聲，他曾多次著文指責聖誕節是對羅馬太陽神誕辰

日的挪用，基督徒「大娛樂」過聖誕節是一種不「屬靈」

的行為，甚至是犯罪。40在涵水鎮、城關鎮的調查中，我們

發現了這一觀點的依從者。 

「聖經沒有說要過聖誕節，聖誕節是埃及太陽神的節

日。我還上網查過了，都說聖誕節不是耶穌的生日。」41儘

管對聖誕節起源的說法不盡相同，但近年城關鎮、涵水鎮

                                                             
 40. 倪柝聲，《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七冊）》（台北：台灣福音書房出版社，2005），頁

64-68。 
 41. 林弟兄訪談（201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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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一看法的基督徒越來越多了。尤其是基督徒聚會處更

加持守這一觀點，他們普遍秉承和強化了倪柝聲的教導，

在聖誕節當天沒有任何活動，即使禮拜日恰逢聖誕節，也

必須按照正常禮拜日處理。而對於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大肆

風行的平安果，有信徒表示聞所未聞、無法理解：「我們

從來沒有聽說過平安果，基督教裏沒有這種東西，平安果

我看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只是世人祈求平安的一種心

理，說嚴重點是迷信，要悔改。」42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聚會處信徒都能理解本會對於聖

誕節的抵制立場，一位信徒表示：「我們教會就是不過聖

誕節的，所以聖誕節一點都不熱鬧，每年我們都偷偷摸摸

去公會（大教堂）過聖誕，那裏有演出，很熱鬧。」43大概

迫於信徒的萎縮，以及害怕信徒被大教堂的「熱鬧」聖誕

吸引走，有受訪者告訴我們近年來也有一些聚會處的會堂

會在聖誕節嘗試舉行傳福音聚會，只是不那麼花哨而已。 

可以說，聚會處是一個高度復原主義、基要主義的群

體，拒斥一切非本宗教、非聖經的存在物，以至為此抵制

非宗教的、世俗化的聖誕節，只是近年來隨着世俗主義的

不斷擴張，這一立場有所動搖。近年來接受了加爾文主義

立場的教會對於聖誕節也是持抵制立場的，只是他們並不

像復原主義者對聖誕節矢口否認、如臨大敵般地全面抵

制，僅是抵制聖誕節世俗化、商業化的部分，呼籲聖誕節

要「歸正」到基督教正統教義之上。 

「馬丁路德說，凡聖經上沒有禁止的我們都可以做，那

加爾文說不，凡聖經上沒有吩咐的，我們都不可以做。這就

是限定性原則，改革宗的敬拜是受限定的，很嚴謹的，你（指

                                                             
 42. 顧弟兄訪談（2017 年 12 月 23 日）。 
 43. 孟姊妹訪談（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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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會的聖誕節）花樣百出、熱鬧，你自我感覺好，會眾

喜歡，但神不一喜悅。」44在對城關堂宗教精英的訪談中，

我們發現那位信徒口中的熱鬧非凡的城關堂聖誕節事實上

已經成為過去，如今這座作為溫州南部福音起源的城關堂的

宗教精英轉向了加爾文主義，他們的聖誕節稀鬆平常，沒有

聖誕裝飾，沒有聖誕演出，在他們看來在獻詩、講道和祈禱

當中讓信徒體會基督降生的道理、傳佈福音，比花哨的演出

更有價值，這是屬於基督徒的真正聖誕節。 

 

四、復活節慶的興起：神學詩性中的文化親和 
對於一個神明的信仰來說，神明誕辰固然重要，但就

基督宗教的神學意義而言，復活是基督教最為核心的奧

義，復活的耶穌才是真正的「基督」，復活節也是西方基

督教中不亞於聖誕節的宗教節期和世俗節日之一。但是復

活節在很多中國地方基督教的傳統當中幾乎是缺失的，45在

蒼平二縣的調查中也是如此，相對於聖誕節的「熱鬧」記

憶，鮮少有基督徒主動談起復活節。但是如今情況已經大

為變樣，我們走訪的很多教堂（教會）都聲稱自己會過復

活節，他們試圖借助復活節來表明他們不再簡單的只是一

群「信耶穌的」，而是一個真正信仰「基督」的共同體。

這背後基督論、榮耀神學起了重要影響，而他們對此展開

的實踐顯然是一場神學詩性，不過多多少少與地方文化依

然有親和性。在此之間一些群體的復活節似乎只是地方基

督教「熱鬧」節慶範式的復刻；一些群體則着力在營造自

己的受難－復活節節期，成為真正的基督教；一些群體則

                                                             
 44. 徐牧師訪談（2019 年 9 月 13 日）。 
 45. 張遠來，〈請教會記得耶穌復活節〉，載《天風》2017 年第 3 期，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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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聖誕節的世俗化，試圖在借助基督教獨有的復活節紀

念強化自身的反世俗群體邊界。 

 

1. 復刻「熱鬧」：復活節慶中的文化親和 

如今談及基督復活之於基督信仰的意義，一個普通信

徒都能口若懸河地談上好長一段時間，但在涵水鎮的基督

教精英看來這還遠遠不夠。二〇一三年，涵水鎮基督教聯

席會強調可以適當淡化聖誕節，應當重點增加復活節活

動，並在永安堂聯合舉辦了一次復活節聖樂崇拜。此後，

至恩堂、三一堂紛紛開始自主舉行復活節活動，為了顯示

本會已經「重」復活「輕」聖誕，他們把原定兩天兩夜的

聖誕節演出減去一晚，轉而在復活節的晚間舉行音樂佈道

會。有趣的是復活節節慶的關鍵詞也是「熱鬧」，從某種

程度上說這些復活節是對「熱鬧」聖誕節的復刻。 
復活節音樂佈道會是至恩堂整個復活節的核心。在佈

道會正式開始之前，羅列在教堂門口的銅管樂隊，載歌載

舞的腰鼓隊承擔了開啟「熱鬧」復活節序幕的職責。而在

演出節目的安排上，則是以歌舞為主，為了提升音樂佈道

的效果，他們偶爾也會邀請專業的福音樂隊前來參加演

出。不過，在看慣演出的至恩堂信徒眼中，這些節目與聖

誕節有些雷同。「其實看來看去都差不多，我感覺在聖誕

節都見過了，復活節有點像聖誕節。」46一位傳道人透露，

在牧區的倡議中，復活節負有替代聖誕節的使命，一些教

會的復活節節目事實上是從聖誕演出中遴選出來，再演一

遍的。 
三一堂的一位年輕傳道也人告訴我們：「我們本來也

想像杭州崇一堂一樣，在聖誕節表演耶穌一生，把耶穌受

                                                             
 46. 林姊妹訪談記錄（2015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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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耶穌升天都表演出來，不過長輩接受不了，他們說聖

誕節目可以簡單一點，但是一定要開心、熱鬧，不能哭哭

啼啼。後來我們就把這些節目移到復活節了。」47但與聖誕

節目容易喧賓奪主不同的是，復活節的講道便重要得多

了，這些看似熱鬧的歌舞節目中間往往會夾雜一個內容激

昂、佔時較長的復活節講道，並且往往會安排本會最為重

要的傳道人擔綱這個職責。 

相較聖誕果之於聖誕節的意義，復活彩蛋新近已經成

為不可或缺的復活節符號。復活彩蛋、復活兔、百合花是

西方基督教最為顯著的復活節節慶符號，但是基督教在進

入中國之後，不同地域的基督徒對這些要素的運用是全然

不同的。涵水鎮新近興起的復活節節慶，則普遍吸納了復

活彩蛋。三一堂一位傳道人介紹道：「復活兔子我們沒辦

法接受，有個聖誕老人我們跟孩子們已經很難解釋了，再

加個復活兔子就更加說不清楚了，復活彩蛋就容易接受多

了，也很受小朋友的歡迎。」48為此，幾乎每個教會都有分

發復活彩蛋，至恩堂新近都會把熟雞蛋發給主日學學生，

鼓勵他們自由創造繪製彩蛋；涵水鎮由於小包裝十分發

達，三一堂便就地取材直接給雞蛋覆上了彩色收縮膜，這

大概也是復活彩蛋「中國化」的一個物質形態了。 

可以說，這種由聖誕節率先實踐的地方基督教「熱鬧」

節慶範式已經成為一些教會舉辦任何節慶的結構性常態，

儘管這些教會的基督徒已經在觀念上有意識地過一個更有

神學意涵的復活節，但他們的實踐依然是在充滿地方文化

親和的節慶結構裏，他們也很容易把所有節日都過成「熱

鬧」節慶的樣式。 

                                                             
 47. 潘傳道訪談記錄（2018 年 6 月 20 日）。 
 48. 潘傳道訪談記錄（2017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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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神聖：通過受難－復活節期成為基督教 

當永安堂負責人提出要舉行復活節節慶的時候，立刻

得到了神職人員的支持。作為涵水鎮復活節活動的發起

者，他們的復活節節慶是建構得最精緻，也最具神聖感，

他們主打受難－復活節期。 

基督教全國兩會的一位牧師在接受我們訪談時指出，

基督新教從根子上來說就是反禮儀的，而來到中國內地的

新教傳教士大多數是普通信徒，僅接受了簡單的傳教訓練

便被派往宣教地，故此中國大多數地域的基督新教大多缺

乏禮儀建構，當這一制度宗教在嵌入中國地方社會之後便

顯得彌散化了。49溫州地方的基督教與普世教會斷裂之後，

則更是如此，但久在彌散之中，便對自身的宗教正統性有

所懷疑了。 

由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視角出發的宗教社會學研

究指出，儀式建構神聖。50一定程度上表明，儀式制度建構

的神聖才有穩定性，基督教傳統中的復活節神聖感事實上

也是通過一系列儀式化的宗教節期來達成的。「我們在神

學院讀書的時候，受難節有走苦路十四站，復活節早晨在

晨曦中等待耶穌復活，大家可以報名去背十字架，我也去

背過，只有親身背過十字架，才能真切體會耶穌當時的痛

苦，這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體會過的。」51在永安堂這些受

過正規神學教育的傳道人看來，儀式是宗教不可或缺的結

構，教會應當完整地理解基督的受難和復活，像普世基督

教一般建立儀式化和制度化的受難－復活節期。 

                                                             
 49.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

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范正義，《眾神喧嘩中的十字架—基督教
與福建民間信仰共處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50. 涂爾幹著，渠東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58。 
 51. 黃傳道訪談記錄（2015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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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教會的眼界擴大了，上海、杭州，溫州的兄

弟教會都開始重視復活節了，我們也要學起來搞。」52據瞿

傳道介紹，在與多地教會的交流、互動之後，永安堂確定

了自己的受難－復活節期形制：以棕枝主日為開始，間以

每日晨更禱告會、七天通宵接力禱告、紀念受難聖餐聚會、

紀念受難禱告聚會，以復活主日聖餐聚會和慶復活聖樂崇

拜為結束。 

永安堂一直有過受難節的傳統，但是過去的受難節只

是被化約成禱告會。如今受難節已經充滿了場景感和儀式

感。整個儀式從唱詩班擎着蠟燭唱着聖詠進場開始，他們

以聖台正中央一個搭掛血衣的十字架為首，排佈成十字架

的形狀，在兵丁抽打耶穌到釘十字架的苦路十四站的行程

中，會眾在映照着燭光的祈禱聲裏，漸漸沉潛入基督受難

的哀傷之中，而在長老再現耶穌最後晚餐掰餅、祝謝、領

聖餐的受難聖餐當中，信徒們達到受難之旅的高潮。「整

個教堂的燈都關掉，微弱的燭光讓我想起客西馬尼園的耶

穌。」53大概這一系列神聖感十足的儀式過程給信徒帶來了

前所未有的體會和想象，有多位受訪者提及了這個受難節

儀式。在教會統計當中，二〇一七年有六百人領受受難聖

餐，七百人參加受難禱告會，一千零二十三人次參加了為

時七天的通宵接力禱告會，參與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多。 

三天後的復活節禮拜日，他們又以音樂崇拜晚會進行

聖詠的歌唱，迎接基督的復活。但是永安堂也會給所有信

徒發放復活蛋，並且遵照當地風俗給每人發放兩個彩蛋，

「因為好事成雙啊！」54 

永安堂的復活節，儘管依然帶有一些地方文化親和的

                                                             
 52. 瞿傳道訪談記錄（2015 年 4 月 5 日）。 
 53. 楊弟兄訪談記錄（2015 年 4 月 5 日）。 
 54. 潘弟兄訪談記錄（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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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但已經呈現出完全異於聖誕節的特徵了，他們有意

識地按照普世基督教的神學理念、教會禮儀營造一個神聖

感十足的宗教節期，至少在形制上試圖成為真正的基督教。 

 

3. 紀念復活：基督榮耀的共同體 

「聖誕節現在太世俗化了，到了聖誕節教堂裏滿滿都

是人，有人過聖誕節是趕時髦，有人過聖誕節是為了掙錢，

其實耶穌降生只是信仰的起點，有復活的信心才是真正的

基督徒，耶穌的復活是我們的莫大榮耀，我們是一個復活

的榮耀共同體。」55大概由於神學日漸社會科學化，以及教

會整體知識儲備提升，有一些宗教精英就像樸素的社會學

家，能夠熟稔地運用世俗、共同體等概念來建構他們的信

仰。不過他們的言談也表明，在溫州乃至中國教會當中有

一個明顯的由十字架神學向榮耀神學的轉向，這些宗教精

英試圖通過復活節的紀念活動幫助信仰者明白「我們」是

一個信仰基督的榮耀共同體，「基督真的復活了！」是一

句只有「我們」能懂的「家裏話」。 

正如這些教會在聖誕節中做反世俗主義的減法一般，

他們似乎刻意以一種簡白的方式去構建自己的復活節紀念

活動。在一個以返鄉大學生為主體的復活節活動中，我們

沒有看到熱鬧的場景、繁複的禮儀、生動的聖劇，卻聽到

他們全程以泰澤音樂為背景，圍坐着一起祈禱、讀經、默

想、讚美，似乎如他們從都市返回到鄉鎮一般，試圖在遠

避塵囂中親近上主。 

平陽縣城關堂自從接受加爾文主義之後，也開始重視

復活節，只是十分簡練。整個復活節的核心大概就是復活

主日聚會的講台，輔以簡單的唱詩班獻唱，一位信徒告訴

                                                             
 55. 李弟兄訪談記錄（2017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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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牧師說，理解復活，體驗復活，做基督的真門徒。」

也有一些由基要主義傳統轉型而來的加爾文主義教會，雖

然體認自己在過復活節，但相較基督榮耀復活來說，似乎

對基督受難更能感同身受。涵水鎮一位教會的師母告訴我

們「現在復活節比聖誕節還重要」，但是我們在她的教會

中卻找不到多少復活節的痕跡，對於今年的復活節要怎麼

過，教會領袖也表示要再商量，他們的信徒也明確提及了

紀念受難、禁食禱告等活動，卻鮮少說清楚復活節的活動。

可以說，雖然他們自覺是「復活」的榮耀共同體，但這些

誕生於苦難近代的本土教會依然延續他們的苦感傳統。56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教會也會在復活節的禮拜日進行

傳福音活動，他們相信比通過聖誕節讓「世人」明白基督

教信仰是甚麼，通過復活節讓「世人」直接接觸「復活的

信仰」會更為直接、明瞭。在對這些傳福音活動的參與式

觀察中，我們發現他們的傳福音效果並不顯著，可能復活

對於中國的普通「世人」來說有些太難以理喻了。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基督教是以努力在這個苦難中國

本土立足為特色的話，那麼近年來的信仰群體則以尋找某

種神學認同為特徵。他們試圖借助某種神學建構一個有明

確宗教身份的共同體，並與一切世俗劃定明顯的邊界。作

為基督信仰最為顯著標記的復活節新近便成為區隔群際的

邊界。 

有意思的是，在我們的調研中，也發現了一些聚會處

基督徒正在嘗試過復活節，當然他們很謹慎。「雖然聖經

中沒有寫復活節，但基督確確實實復活了，這幾年我們是

                                                             
 56. 連曦著，何開松、雷阿勇譯，《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 209；吳飛，《麥芒上的聖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中的
信仰和生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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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認真地在紀念復活。」57很多時候評判一個節日是否真正

被基督教全體接受，可能聚會處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標

尺，如果連聚會處都開始過復活節，那麼復活節確實已經

進入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了。 

 

五、結論與討論：傳統的內與外及其創造性破壞 
正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提出，在從天下到

萬國的轉換當中，58中國的思想文化經歷了由傳統內變遷，

向傳統外變遷的演變，但這種「內」與「外」常常是互相

轉化的。59基督教的入華正是這一進程的產物，並在這一

「內」與「外」的文化親和與神學詩性交織、轉化中，生

成着、變動為中國的地方基督教。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事實表明，這傳統外的基督教與傳

統內的中國文化、地方文化，儘管不乏摩擦，但也有眾多

十分自然的、內在的文化親和性。我們通過對溫州南部基

督教從耶穌聖誕到基督復活的節慶變遷的探究就試圖說明

這一點，在這場跨越文明邊界的共融中，基督教是完全可

以轉變為中國的、地方的，60這群「信耶穌的」聖誕節完全

可以與中國本土的誕辰文化要素和結構互相融適，以至於

那些成日浸潤在中國日常生活之中的網民，可以輕而易舉

地辨認出中國地方的「熱鬧」耶穌聖誕統統是「中華土味

聖誕」，甚至在他們新近興起的復活節節慶當中也都可以

映照出「熱鬧」節慶的影子。可以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儘

                                                             
 57. 林弟兄訪談記錄（2017 年 5 月 13 日）。 
 58. 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頁 87-88。 
 59.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xviii。 
 60. 吳梓明等，《邊際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視角下的中國城市基督教研究》（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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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符號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遷，但是內在傳統卻未曾斷

絕，在當下常常以結構性的樣態存在，並維持着很強的結

構性韌性，至少溫州南部地方基督教「熱鬧」節慶範式的

底色都是中國的。 

而基督教之所以為基督教，乃是因為她擁有獨特的基督

教特質，以致在任何社會轉化成任何形態都會不斷地進行基

督教特質的自我再生產，儘管這項再生產不一定符合規範和

正統，但只要稍加分析便可以辨識出，這就是基督教。在本

項研究中，我們用神學詩性來探討溫州地方基督教的這項再

生產。這個原本沒有神學傳統或喪失神學傳統的鄉民基督

教，近年來或多或少地受到公共神學、榮耀神學、基督論等

的一系列影響，這些信仰行動者的解讀和闡釋顯然是具有靈

活性的、非正規性的，從而在實踐中充滿着詩性智慧，這也

使得他們展現出另一番的聖誕景象，開展不同面向的基督復

活節慶，認真地按照普世基督教的鏡像使自己成為基督教，

成為基督徒，成為一個榮耀的共同體。 

其實就基督教本身的特質來說，相對於聖誕及聖誕節

慶，復活及復活節慶對於中國的文化觀念和日常文化結構

都是陌生的，除卻耶穌降生的歡騰和希望，更為重要的是

基督復活的榮耀和生命，這也是基督教文化真正異於中國

文化的地方。不過葛兆光曾指出，中國文化歷來是一個不

斷變動的複數，61我們大抵也要以複數來看待這個大變動時

代的中國文化景象。同時，誠如有論者指出當下的文化全

球化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62雖然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

破壞些甚麼，但是當文化主體論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死心

                                                             
 61.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頁 143。 
 62. 考恩（Tyler Cowen）著，王志毅譯，《創造性破壞：全球化與文化多樣性》（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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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地指認基督教破壞了些甚麼的時候，我們也大可期待基

督教文化到底能否給中國文化創造些甚麼。或許復活節作

為一個異於中國文化的觀念和節慶結構，會創造出一個新

的文化結構。 
 
關鍵詞：地方基督教  文化親和  神學詩性 

 

作者電郵地址：clozesha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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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ultural affinity and theological poetics as the 

core concep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local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local Christians with reference to a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celebrations of Christmas and Easter by 

local Christians in southern Wenzhou. The study holds that 

Christmas is a kind of “Renao” (lively and noisy) festival 

paradigm with cultural affinity created by local Christians in 

the existing deities’ ceremony festival structur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some Christian groups have reflected on this way 

of celebration and then taken the theological poetic practice to 

improve, or even boycott the celebration. The celebration of 

Easter is a distinctly heterogeneous practice driven by 

theological ideas like “Christology”. Local Christians have 

carried out more theological poetic activities such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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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Good Friday-Easter festival seas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rious” community. However, the 

“Renao” festival paradigm has not disappeared. The style can 

still be seen in the Christmas and Easter celebration of certain 

locations. Meanwhile, some festivals, though full of 

theological poetics, have always had elements of cultural 

aff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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